
社会关怀与社会科学 

——访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有感  

苑 鹏 

来港前，就听说中大大学服务中心的中文图书馆藏在海外各中文图书馆和资料中心

中首屈一指，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当代中国研究文献数据库。到了大学服务中心后，发现

果然 名不虚传。不大的空间内，收藏着门类齐全的海内外中国问题研究的中英文期刊，

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中英文书籍，各种行业年鉴、统计年鉴、普查数据及工具书等。特别是

省市 一级的地方年鉴、地方报纸和地方期刊，以及部分省、市、县乃至乡（镇）村的地

方志，极具特色，称得上是大学服务中心的黄金招牌。以我所从事的乡镇企业研究专题为

例， 大学服务中心所收藏的十来种乡镇企业研究的专业期刊中，绝大多数是地方性期刊，

这些地方性期刊我在北京基本上没有见到过。他们所刊载的学术性文章虽然十分有限，但

是 所提供的各地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却是丰富的，有助于读者及时了解乡镇企业

的发展动向。然而，两个月的访问，令我感到惊讶的不仅仅是其富有特色的馆藏，而且它

为 前来这里从事研究的众多海内外学者所营造的浓厚的学术氛围，以及为学术交流所注

入的强烈的社会关怀的情结，则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 

刚到大学服务中心，就被中心独特的午餐方式所吸引。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来访学

者们陆续地在中心门口集合，然后一同到食堂就餐。大家买好饭菜、围坐在一起，自由漫

谈也 就自动地开始了。往往围绕着某一个主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交流。访问学者的学术

背景各不相同，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学科，因而讨论内容涉猎广泛，天南

地北 、包罗万象。从研究兴趣到研究方法；从调查观感到时事评论；从研究困惑到研究

心得，话题大多围绕着“学术研究”这个中心向四处发散，宽松、悠闲的午餐环境为来访学

者提 供了充分利用零散时间、无拘无束地相互沟通的好机会，不少学者在切磋中摩擦出

了火花和研究灵感。一位来自台湾某大学、现正在攻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职博士学位的

教师 告诉我，他已经多次来中心收集资料，在取得资料之外，他觉得最大的好处是能够

经常保持与同仁们进行自由自在的学术交流，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从午餐漫谈中得到启

发而 确定的。我个人也深有同感，觉得两个月累积下来，眼界开阔了，从中了解到了许

多在正式研讨会场合下不易涉及到的学术文化背景、学术研究策略和技巧等方面的情况，

同时 增进了与海外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这对于我今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无疑是

大有裨益的。几位香港及海外学者对中国基层农民生活状况的深切关注和了解则让我这个

从事 中国农村研究的人感到汗颜。 

除了素日的午餐漫谈外，中心每周还定期为来访学者组织一至两次午餐研讨会，由

这些来访学者进行专题主讲，其运作方式也非常独特。明显不同于在大陆经常看到的研讨

会上 午举行、主办者提供免费午餐的形式。为保证来访学者的研究时间，同时鼓励更多

的中心外的学者同仁参与，中心的午餐研讨会一般定在中午 12 点开始，下午 2 点钟前结

束。参 加者自备午餐，或请中心代订午餐，主讲人可以提前半小时到场，准备材料、吃

好饭。一旦研讨会开始，主讲人就要讲个不停，而参加者则是边听边吃。研讨会热烈的气

氛、特 别是“批判”精神更是大陆所不及。参加者往往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提出各种尖

锐问题，不必有任何的顾忌。来访者一般都在访问期间做一次专题讲座，我也被迫在一次



以“脱 下乡镇之帽的中国乡镇企业”为题的午餐研讨会主讲，原以为没有什么人对此有兴

趣，不料那场研讨会吸引了不少校内外的学者、研究生以及社会工作者参加，不大的房间

坐的 满满的。我的发言刚一结束，提问便接踵而至，一个接着一个，十分热烈。有的要

求我对某些问题或情况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有的询问我对乡镇企业发展一些问题的观

点和 看法，有的对我建立的研究框架提出完善和修改建议，还有的则特别要害地对我研

究的关注点、研究视角乃至研究结论提出质疑。我感到意外的是，海外学者更加关注乡镇

企业 改制对职工与社区农民的影响而不是企业效率的变化。要给这些提问者以满意的答

复或者自圆其说，仅仅有个机敏的反应度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因此，从

某种 意义上说，举办研讨会也是对主讲人研究综合水平的一次大阅兵。让我感到欣慰的

是，几个欧美学者在会后分别找到我，肯定我的演讲内容，我不知他们是否在对我客气，

但却 意外得到了一个信息，很难举行研讨会的目的就是邀请各方面的学者同仁“找毛病、

挑刺儿”，提修改意见和建议，这一点与大陆盖棺定论式的研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在午餐研讨会之外，每年的 10 月至次年的 5 月，中心都在每周六下午组织来访学

者到郊外远足。不难想象，这种方式一定是更加充满情趣和活力，更有利于激发学者的创

新力和 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可惜的是，我未能有机会参加。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社会关怀情结如同无处不在的空气，充满了大学服务中心的每

一个角落，它既直接体现在对港岛内外来访学者的从生活到研究的人文关怀上，同时也体

现在 引导学术交流对现实焦点热点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上。 

从香港回来，又匆忙赶赴北欧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在飞机上，随意翻看钱穆大师

40 年代写下的《湖上闲思录》，读到了钱先生关于人文科学研究特点的一段话，不禁产

生了 共鸣。钱先生论述了人文科学的价值观问题后，写到，“人文科学家不应该像自然科

学家一样，对他研究的对象，只发生兴趣，而没有丝毫的情感，如自然科学家般的冷淡和

严 肃。所贵于人文科学家者，正在其不仅有知识上的冷静与平淡，又应该有情感上的恳

切与激动。” 可叹的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意识到的，随着人文科学研究的职业化，社会科

学研究与改造社会的联系日益弱化，学者志向也从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社会承担和民族承

担转向了 20 世纪以来的专业承担，没有了前两个世纪学术在人生、信仰以及终极关切方

面的意义 。更为不幸的是，学者一旦掉入竞争求存的漩涡，便身不由己。曾经有过的改

造社会、造福人类志向往往被发表论文、著书立传以求升迁所取代，结果是不少社会科学

成果失去 了社会价值。 

值得庆幸的是，我此次访问的意外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是更加强化了个人学术

研究的社会责任感，更加感到只有研究方向与时代变革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研究成果最终

转化 为服务于社会进步、服务于广大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学术研究才能保持长久的生

命力。 


